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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
一
個
陰
冷
蕭
索
的
早
上
從
漢
堡
起
飛
，
中
午
的
時
候
，
我
已
經
站
在
了

羅
馬
的
西
班
牙
台
階
前
，
秋
日
的
陽
光
明
媚
刺
眼
，
照
在
身
上
暖
洋
洋
的
，
彷
彿

可
以
一
直
照
進
心
裡
去
。
我
環
顧
了
一
下
四
周
，
舒
了
一
口
氣
—
—
﹁條
條
大
路

通
羅
馬
﹂
，
我
終
於
來
了
。

這
座
有
着
﹁世
界
之
都
﹂
之
稱
的
千
年
古
城
，
確
實
美
不
勝
收
、
名
不
虛
傳

，
三
天
的
時
間
裡
，
我
幾
乎
走
遍
了
羅
馬
城
內
的
大
街
小
巷
，
穿
越
了
這
個
城
市

幾
千
年
來
輝
煌
的
歷
史
，
只
感
覺
時
間
太
短
，
不
能
盡
興
地
慢
慢
品
嘗
和
享
受
這

頓
無
比
豐
富
的
精
神
盛
宴
。

然
而
，
最
讓
我
感
到
意
外
和
難
忘
的
，
莫
過
於
在
聖
彼
得
大
教
堂
裡
見
到
教

皇
了
。那

是
到
羅
馬
的
第
二
天
早
上
，
我
趕
到
梵
蒂
岡
的
時
候
，
天
空
中
正
飄
灑
着

淅
淅
瀝
瀝
的
雨
，
偌
大
的
彼
得
廣
場
上
，
黑
壓
壓
站
滿
了
來
自
世
界
各
國
的
遊
客

和
朝
聖
者
，
那
密
度
一
點
不
亞
於
旅
遊
旺
季
時
的
紫
禁
城
。
不
過
，
整
個
廣
場
都

很
安
靜
，
人
們
有
序
而
又
耐
心
地
排
着
長
隊
等
待
安
檢
。

忽
然
之
間
，
大
喇
叭
裡
傳
來
宣
讀
的
聲
音
，
一
個
渾
厚
的
男
低
音
先
用
拉
丁

語
和
意
大
利
語
，
然
後
用
法
語
和
英
語
在
逐
一
播
報
那
一
天
抵
達
梵
蒂
岡
的
朝
聖

者
團
隊
的
花
名
冊
，
從
廣
場
的
不
同
角
落
裡
時
時
傳
來
剛
被
點
到

名
兒
的
人
們
的
歡
呼
聲
。
在
快
輪
到
我
安
檢
的
時
候
，
喇
叭
裡
傳

來
了
德
語
，
這
個
時
候
，
好
像
整
個
廣
場
都
歡
呼
起
來
，
我
不
禁

笑
了
，
看
來
那
天
到
場
的
大
部
分
都
來
自
德
國
。
當
今
教
皇
是
德

國
人
這
個
事
實
令
很
多
德
國
人
感
到
揚
眉
吐
氣
，
前
一
陣
子
教
皇

訪
德
，
媒
體
天
天
頭
版
頭
條
報
道
其
行
蹤
，
這
在
德
國
戰
後
的
歷

史
上
是
很
少
見
的
。

隨
着
人
流
，
我
慢
慢
地
走
進
了
聖
彼
得
大
教
堂
，
儘
管
以
前

去
過
巴
黎
聖
母
院
、
倫
敦
的
西
敏
堂
、
科
隆
大
教
堂
等
世
界
著
名

的
教
堂
，
我
還
是
被
眼
前
宏
大
輝
煌
的
建
築
震
懾
住
了
。
這
座
世

界
最
大
的
天
主
堂
二
百
一
十
多
米
長
、
一
百

三
十
多
米
高
、
可
同
時
容
納
兩
萬
人
做
禮
拜

，
光
是
聖
壇
前
的
教
皇
寶
座
就
有
二
十
七
米

高
，
極
盡
精
緻
豪
華
之
能
事
。
那
一
天
，
祭

壇
前
被
圍
了
起
來
，
圍
欄
之
後
是
身
着
藍
、

橙
、
紅
三
色
條
紋
制
服
的
瑞
士
衛
隊
的
軍
官

和
身
着
黑
色
便
衣
、
耳
朵
裡
塞
着
對
講
機
的

保
安
，
大
家
都
神
情
嚴
肅
，
如
臨
大
敵
。

我
直
覺
地
知
道
有
誰
要
來
了
，
就
耐
心
地
等
待
，
試
圖
擠
到

聖
座
前
面
去
，
但
看
到
水
洩
不
通
的
人
群
，
遂
作
罷
。
在
西
方
生

活
了
快
二
十
年
，
我
很
少
看
到
這
麼
多
人
一
起
扎
堆
的
情
景
，
心

裡
不
免
有
些
恐
慌
，
可
就
是
想
出
去
，
也
是
根
本
不
可
能
。

還
好
，
我
沒
有
白
等
。
聖
樂
起
處
，
我
對
面
的
那
一
側
，
在

人
們
的
歡
呼
聲
中
，
在
保
安
和
神
職
人
員
的
簇
擁
下
，
出
現
了
一

個
人
，
雖
然
隔
得
挺
遠
，
我
還
是
一
眼
認
出
了
他
—
—
本
篤
十
六

世
，
當
今
教
皇
。
我
本
不
是
基
督
徒
，
更
不
是
教
皇
的
粉
絲
，
可

不
知
怎
的
，
我
的
心
也
跟
着
激
動
起
來
，
在
他
落
座
並
開
始
講
話
的
時
候
，
我
擠

到
了
聖
座
前
，
我
前
面
仍
然
還
有
兩
三
排
的
人
，
大
家
都
站
着
，
我
只
恨
自
己
個

子
不
夠
高
，
只
能
踮
着
腳
尖
在
人
縫
中
一
睹
他
的
聖
容
，
照
相
更
是
不
容
易
的
事

。
在
這
期
間
，
他
已
從
拉
丁
語
開
始
用
不
同
的
語
言
講
話
，
用
德
語
時
，
我
靜
下

來
聆
聽
，
他
的
德
語
帶
有
南
部
口
音
，
聽
上
去
綿
綿
軟
軟
的
，
主
題
是
告
誡
人
們

熱
愛
生
活
，
珍
惜
今
天
。
樸
素
睿
智
的
道
理
被
他
緩
緩
道
來
，
竟
有
打
動
人
心
的

力
量
。最

後
，
教
皇
站
起
身
來
，
帶
領
大
家
一
同
禱
告
，
然
後
伸
出
右
臂
，
向
教
堂

的
各
個
方
向
做
上
帝
保
佑
的
手
勢
。
在
他
轉
身
走
下
聖
座
的
時
候
，
我
身
後
有
人

用
德
語
大
聲
喊
﹁別
走
！
本
篤
！
約
瑟
夫
！
﹂
彷
彿
在
喊
一
位
明
星
。

在
梵
蒂
岡
見
到
教
皇
就
好
像
在
白
宮
見
到
了
奧
巴
馬
，
本
來
沒
什
麼
可
大
驚

小
怪
的
，
可
不
知
怎
的
，
我
費
了
半
天
勁
才
使
自
己
平
靜
下
來
，
這
可
能
就
是
宗

教
的
感
化
作
用
吧
。
我
倒
不
至
於
回
來
以
後
就
去
皈
依
天
主
教
，
但
我
還
是
由
衷

地
想
，
如
果
人
有
信
仰
，
無
論
信
的
是
不
是
神
，
都
可
以
起
到
燈
塔
的
作
用
，
幫

助
人
們
在
人
生
的
迷
航
中
找
到
定
位
的
坐
標
；
而
由
有
信
仰
的
人
組
成
的
社
會
，

也
會
和
諧
許
多
吧
。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
，日本帝國主義軍隊開始進
軍香港，駐港英軍與日軍展
開了十八天的抵抗，結果香
港淪陷敵手，香港被統治三
年八個月，在原子彈的轟炸
下投降。

香港淪陷迫使許多文化人通過不同渠道回到
內地，近讀海鷗出版社溫平的回憶錄，他說新加
坡上海書局曾匯港幣一萬元要和香港《華商報》
，合辦出版鄒轁奮的《抗戰以來》一書，香港被
佔《華商報》停止運作，這筆出版資金就移作疏
散香港進步文化人逃難的費用。香港重光後離港
的文化人又陸續回港後，有人每年十二月七日就
舉行聚餐，紀念香港的受難歲月，這些人包括有
黃新波和黃蒙田等人。黃蒙田的回憶文章說：
「最使我難以忘懷的是一些畫家朋友逃出香港驚

魂未定，就以極其激動的感情創作繪畫，這些十
八天戰爭的形象記錄組成了一個專題展覽：《香
港的受難》……這個畫展的作品水平格外高，也
可能是思想內容特別是反映的生活特殊意義
。……是畫家們迅速地從各個角度把這一場十八
天戰爭的開始、進行和結束以後香港人的遭遇，
用繪畫語言表現出來。」

這個《香港的受難》畫展，主要的組織者，
就是版畫家黃新波，郁風和特偉三人。據說當年
在桂林的田漢、洪深和夏衍創作的《再會吧香港
》一劇要演出，後來又被 「禁演」，黃新波得到
啟發，認為可以創作以香港之戰為主題的美術作
品展覽，傳達給觀眾，達到揭露日軍閥在香港的
罪惡。這批從香港通過各種不同渠道離開的文化
人，集中到大後方山城桂林，他們舐淨身上的創
傷血跡，執起畫筆投入戰鬥，用不同畫種──油
畫、素描、速寫、版畫圖繞着同一的主題創作。
他們的展覽為避免《再會吧香港》遭遇，畫展組
織了美國記者、英國駐華總領事的支持，還邀請
當時桂林行營政治部主任李濟深主持開幕式，又

請曾任海軍司令的陳策將軍為畫展寫 「前言」介紹：
他說： 「余曾與是役，見聞較切，囑為文紹介，余既樂於先

睹，復有憶於往跡，曰：此血淚相涉記實之史畫也，固有別於尋
常畫軸，豈僅供人欣賞已哉。雖寸縑尺幅彌足珍貴矣，今日峰峙
香爐，狼烽正熾，路環裙帶，胡騎方驕，萬方同其多難，一簣尚
待竟功，參觀其畫展，知其惕勵奮勉乎。」 畫展於一九四二年底
，即香港之戰一周年，場地借桂林中華聖公會禮堂展出。

這個畫展第一次參加的作者有黃新波、盛此君、楊秋人、溫
濤、郁風、特偉的作品，包括油畫、版畫、素描、漫晝、水彩等
畫種。

第二年畫展又在重慶中英文化協會和中蘇文化協會分兩次舉
行時，又添了葉淺予、丁聰和林仰崢三人的作品。

《香港的受難》的展出，到今天已有七十多年歷史，黃蒙田
十幾年前曾說： 「現在能夠找到有關這個畫展的文獻並不多，展
出的作品就是複製品也很少保留下來。」

幸喜黃蒙田當年欣賞起共鳴，還回憶出當年的展品內容追記
出來，使我們讀到，了解這個畫展作品的一些內容。

他說黃新波當年展出的作品畫面，已沒有他詩一般優美情調
，代替的是他給香港這個城市人民帶來深重苦難的無比憤怒的感
情，用沉重的調子，太息香港一夜之間變成《死市》。原來車水
馬龍的市面消失了白天死寂，街頭有一流浪狗在路上彷徨。《日
落後的東亞新秩序》其實是獸軍的劫掠和屠殺；《因為昨天有一
個日本兵被殺了》寫日軍的報復。《發財、發財》寫爛仔滿街。
《擠一點不要緊，順民不能做》寫逃難的人乘坐的車船擠迫，標
題指出是走難辛苦，就是不做順民。

楊秋人油畫《戶外鐵啼聲》、葉淺予的《逃出香港》、丁聰
展出七幅作品是漫畫與插畫結合，描繪香港淪陷之初，侵略軍的
暴虐，使香港人民受到髮指的屈辱、擄、姦、佔、飢、掠、毀、
辱……

參加畫展年紀最小的是不足二十歲的林仰崢，他的木刻《神
聖教堂》，寫教堂已成為街坊的避難所，神父正在為驚恐過度的
街坊祈禱，但帶着血刺刀的鬼子卻粗暴的闖進來，教堂內引起一
片驚呼，哭泣的聲音瀰漫。他的另一作品木刻《三角碼頭》，海
水拍岸，浪花飛濺，無數屍體，海中浮沉，正向大海漂去，令人
看了觸目驚心，香港一年一度的聖誕節，香港人當年過的是受難
。黃新波組織這樣的畫展，使大後方的人民看了知道侵略者為香
港帶來的苦難。好得黃蒙田晚年追憶記錄了當年的一切苦難情形
，也突顯黃新波對香港的深情。黃新波的女兒黃元博士說，因為
其父曾生活在香港，熱愛香港，所以他逝世後她把一半骨灰撒入
香港海中，另一半撒在廣東。

秋風陣陣，催熟了枝頭一個個黃亮的
梨子，飄逸着特有的清香，向人們發出了
甜蜜的誘惑。梨，薔薇科落葉喬木，栽培
歷史悠久。《史記》載： 「淮北滎南河濟
之間千株梨，其人與千戶侯等也。」三國
魏《九州論》： 「安平好棗，其定好梨。
」《說文．木部》： 「梨，果也。」如今

，梨的蹤影遍及大江南北，且以華北、華東栽培為盛。我國栽培
的梨子主要為秋子梨、白梨、沙梨和西洋梨等四個種類，採收期
自七月延續至十月，果皮有黃、綠、白等色，果實形狀多異；按
成熟狀態又分採後即食和採後熟透食用兩大類。我國有不少梨之
名品，如浙江建德的嚴州雪梨；以果大色白，皮薄汁多，渣少核
小而著稱；四川的蒼溪雪梨；果肉潔白，味甜如蜜，清香無渣，
入口即化，被譽為 「砂梨之王」；廣西灌陽雪梨，果大皮薄，肉
質細嫩，汁多風味濃，香甜可口，清脆化渣，因其果肉雪白細嫩
而得名；河北鴨梨，果實色澤金黃鮮亮，質地鮮嫩多汁，酸甜可
口；福建屏南花皮梨；山東萊陽梨，果肉質地細膩，汁水豐富，
口感清脆香甜，是梨中的上品；遼寧綏中白梨，皮薄、肉厚、核
小，梨肉細膩，口鬆多汁，甘甜爽口；甘肅蘭州軟兒梨，宜熟透
食用，若藏至冬季，則凍結成冰球，食用時需置於溫暖處化開，
果肉則成一包香水，漿液極多，味甜勝似蜂蜜，且富酒味。吃時
撕破表皮，用嘴吸吮，一包如糖似蜜的果汁頓時溶入口中，飲之
清香無比，沁人肺腑，餘味久久不絕。

梨果肉細脆嫩，汁多味佳，美啖幾口，有 「味甘骨冷體有香
之感」。梨果在冷盤拼擺中佔有一定的位置，如 「春色滿園」製
作選料之一為雪梨，而 「鯤鵬展翅」製作選料之一也為鴨梨，梨
在烹調中，適用於炒、熘、炸、蜜汁、釀、拌等。梨，既可作為
菜品的主料，又可作為配料使用，且鹹甜皆宜，如 「八寶梨罐」
、 「炸脆梨雞」、 「蜜汁梨球」等。梨，一經巧手烹製，還能成
為名菜，如南京金陵飯店根據清代袁牧的《隨園食單》發掘了一
批隨園菜，其中的 「雪梨雞片」即為其中的特色風味名菜；川菜
中的 「八寶瓤梨」香甜滋潤，可口可人；雲南菜中的 「寶珠梨炒
雞丁」鮮嫩甜脆，爽口美味。此外，梨還可做罐頭、梨汁、梨脯
、梨膏及釀酒製醋。特別是山東煙台的 「梨酒」，用香水梨釀製
而成，酒液金色透明，甜酸適口；甘肅涇川的果酒，以當地名果
梨的純汁，經發酵貯存和調配而成，酒色金黃艷麗，清晰透明，
有果香和醇香，風味誘人。

《本草通玄》稱梨 「清六腑之熱，熟者滋五臟之陰。」對熱
結便秘的人可煮梨湯加蜂蜜服，有滋陰生津、清熱通便之效果。
梨對肝炎患者有保肝、助消化、促食欲作用。秋冬氣候乾燥，多
吃些梨對老人有益。不過，凡脾胃虛寒、大便溏泄、腹部冷痛者
，宜忌食。

不久前，在內地央視一套
播出的電視連續劇《辛亥革命
》中，觀者都看到了一種社
會現象：即清朝末年，除以
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外
，清廷中皇上及文武百官和
社會最基層黎民百姓中的男

子，清一色地全都剃髮留辮子。特別是竊取辛亥
革命勝利果實的袁世凱，在面對欲當民國大總統
，就必須剪掉辮子，欲要留住辮子，就甭想當民
國大總統的 「痛苦」抉擇時，不得不讓手下人將
自己披了幾十年的又粗又長的大辮子剪去，更是
給觀眾留下極深的印象。

那麼，清朝時的男人為何要留長辮子呢？
原來這種在當時世界上獨特的文化現象，與滿

族人信奉的薩滿教有關。薩滿教認為萬物皆有靈，
主張崇拜萬物，譬如山川、河流、樹木、花草、動
物等。至於說男人剃髮留辮一事，薩滿教認為，對
於祖先和上天給予自己的身體，當然是要珍惜的。
而人之頭部，是人類智慧的源泉，非但不可以剃髮
，還要將頭髮編成辮子，好好地保護起來。同時，

滿族人還把剃髮留辮子看做是對祖先的尊重，他們
認為，人之髮膚，受之父母，故剃髮留辮是對父母
最好的孝敬。清朝對男子留辮子有着具體要求，即
把頭的前半部剃光，這是因為滿族過去是遊獵民族
，額前不留髮，是為了避免騎馬奔跑時頭髮遮住視
線。至於後面留辮子，其說法是在野外露宿時，可
將辮子盤起來做枕頭用。此外，辮子還是清王朝統
治的象徵。

公元一六四四年四月，多爾袞率八旗軍與明朝
總兵（軍銜）吳三桂結合，在山海關內外擊敗李自
成入關後，為了一統天下，清政府於順治元年佔領
北京後，即發布《剃髮令》，曰：漢族男子必須剃
髮梳辮，遵依者為我朝之民，遲疑者同逆民之寇。
凡不按要求剃髮留辮的，格殺勿論。從此，中國男
人頭上拖起了一條辮子，而且一直拖了二百多年。
清政府強行推行這一做法的目的，在於通過剃髮、
易服，逐步改變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佔主體地位的漢
族尤其是上層漢族人士的民族精神，以保持滿族的
統治地位，保證滿族不被漢族同化。在清朝統治的
二百多年間，剃髮留辮一直被當做 「最大的政治」
而被清政府倡導着、強調着、堅守着。

關於清朝男人辮子的去留問題，戊戌變法期間
，康有為等人曾公開提出過廢除《剃髮令》，主張
男人剪掉辮子。甚至於一八九八年，康有為還向光
緒皇帝呈《請斷髮易服改元摺》一文，陳述男人留
辮子的五大弊端：一是有礙外交、二是不利工作、
三是對軍事有害、四是妨害走向世界、五是不講衛
生。文中他還大膽地向光緒皇帝提出帶頭剪掉辮子
的建議。曾幾何時，清朝政府以強令男人留辮子而
建立了在全國的統治，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
除提出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
權」十六字政治綱領外，恰恰又是以剪辮子為手段
推翻清廷統治的。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剛剛成立
不久的南京臨時政府頒發《大總統令》，曉示人民
一律剪辮文，並明確規定： 「令到三日，男人一律
將辮子剪除盡淨，不遵者按違法論處。」之後，全
國範圍內一個剪辮子的高潮到來了，人們紛紛拿起
剪刀，剪掉辮子，以示擁護共和，與清政府決裂的
決心。在此大勢下，退位後仍在紫禁城過着優越的
小朝廷生活的溥儀，亦不得不無奈地剪掉了自己的
辮子，此舉象徵着清政府統治中國二百多年的 「辮
子時代」的徹底結束。

在神農架的旅遊車上，導遊
故意誇張地告訴大家，我們現在
是去神農架最吸引人的地方，神
秘的板壁岩野人區。

神農架野人之謎，報刊上歷
年都有報道，這是其他旅遊勝地

所絕無僅有的。有人問，為什麼這個謎一直沒有解開
，神農架到底有沒有野人？

導遊故弄玄虛：信，就有；不信，或許有。大家
不滿，這什麼意思。

導遊笑着從容回答，所以現在還只是 「神農架野
人之謎」。因為神農架野人的傳說已有上千年，總不
會空穴來風，更不是現代人編造。

神農架處於亞熱帶到溫帶的過渡地帶，有着縱橫
三千二百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千峰萬壑，尚有大
片人跡罕至的神秘地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區域氣候
，造就了神農架眾多自然之謎，給神農架蒙上了一層
神秘面紗。有關神農架野人，古書中早有記載和描述
。屈原便曾以 「野人」為題寫了一首《九歌‧山鬼》
：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藶兮帶女籮，即含睇兮又
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屈原老家在現在神農架南
的秭歸，他筆下的 「山鬼」與神農架 「野人」是巧合
呢？還是真實記述？在這片充滿原始蠻荒意味的土地
上，似乎只有傳說而沒有歷史，蘊藏着太多的混沌與
迷離。據清同治年間神農架北部的房山縣地方志記載
： 「房山高險幽遠，石油如房，多毛人，長丈餘，遍
體生毛，時出山嚙人雞犬。」大概就是說的野人了。

我們在板壁岩下車，眼前一片原始深山老林，與
他處別無異常。導遊找來林區管理人介紹，板壁岩一
帶是野人最有可能出沒的地區。從一九二四年至今，
有上百人看見過野人出沒。不僅當地山民，還包括一
些幹部。有一個八十多歲有名有姓的藥農說，那天在
山上採藥，聽得有響動，也沒在意，忽然被抓住了肩
膀，回頭一看，是一個毛茸茸人樣的東西，他毫無思
想準備，一邊喊叫一邊本能地拿小刀砍過去，那東西
好像被砍疼了，一縱一縱迅速離開了。他說那大概就
是野人。這是最近距離的與野人遭遇。遠的如四個幹
部深夜開車經過，忽發現車燈前方四十米處有一高一
矮兩個疑似野人，等到他們下車去看，便不見了蹤影
，也就兩、三秒鐘的瞬間。地上發現有草踩倒和樹枝
被碰斷的痕跡。

山裡人都相信神農架有野人。而且當地有個老輩
人傳下來的習俗，進山備竹筒，可防野人傷害。有個
說法，野人捉住你，即大笑，一下便笑昏過去，醒來

再咬死你。因此，乘他沒有醒來，從竹筒掙脫，就可
逃生。當地雖有此習俗，但可信度不高，因為沒有人
證明曾有人被野人咬過，更沒有證據有誰曾靠竹筒脫
身，何況至今還沒有抓住過一個野人。

有關野人的傳說，湖北省和中央很重視，專派科
考隊來到神農架進行了兩年實地考察。深入原始林區
，搜集到疑似野人毛髮、腳印及糞便，還在箭竹林中
的巨石後，發現疑是野人睡窩。考察結果顯示，神農
架極有可能存在未知奇異動物。這一檢測結果，竟在
專家、學者中引發一場延續數百年有無 「野人」之爭
的辯論。學術界有一派持根本否定態度，說官方早已
宣布 「沒有野人」，大腳印只是變形的動物腳印，毛
髮有染色嫌疑，糞便也與普通動物糞便沒有太大差異
。動物學家唐兆子的質疑最有分量：人的進化是有條
件的，猿從山林來到平地上，才能解放雙手直立行走
，而神農架崇山峻嶺、森林密布，本來直立行走的人
進去都得匍匐和攀援，它有必要解放雙手嗎？支持有
「野人」的科學家則認定， 「野人」是一種接近於人

類的高級靈長類動物。毛髮是真的，甚至檢測出有白
俄羅斯人基因；糞便中分解出竹筍、野果、小動物毛
等雜物，與人類近似；睡窩更在巨石後兩米高的地方
，一股動物難以企及。他們表示，宇宙中未知世界那
麼大，有待我們去認知的未知事物還很多很多，因此
不能排除神農架有野人之謎。已故的發現中國猿人頭
蓋骨的賈蘭坡教授生前認為，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
缺了一個環節，極有可能就是神農架的人形動物。如
果真能解開這個謎，那人類進化過程就完整了，將是
對古人類學的大貢獻。

想不到這場爭論，引發了更多人慕名到神農架破
解野人之謎。古老的神農架，總有一種神秘難測的誘
惑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探險者，其中包括一些學者
。他們來此並非單為賞景，目的乃是探奇和考察。憑
着共同的志趣，他們自發成立民間組織 「神農架野人
考察隊」。由幾十人發展到幾百人、上千人，各地志
願者踴躍加入。最具代表性的要數山西的志願者張金
星，他堅信神農架有野人存在，主動留下來。在深山
老林裡子搭個窩棚，專門從事探尋和研究野人。至今
已在山裡生活了八年。

這一信息不禁引發許多人好奇，要求導遊帶大家
去看望這個奇人。有興趣的人跟着導遊在山裡轉了一
個小時，才見林深處有個極為簡易的小小窩棚，走近
一看，窩棚僅供容身，簡易得不能再簡易，主人在這
裡過着相當於原始人的生活，有人懷疑張金星神經是
否有點異常。見來了這麼多人，主人從窩棚裡迎出來

。猛一見嚇人一跳，蓬頭垢面，滿臉滿腮長長的花白
鬍鬚，不禁讓人聯想到野人的模樣。問他生活得如何
？他說，你們不都看見了嗎。問他有沒有收穫？他肯
定地說，保證再過一年半，一定拿出充分的證據，向
社會解讀神農架野人之謎。他表示，自己決非一時衝
動，他蓄鬚是為明志，不找到野人，決不下山。他的
情操使我震動，張金星決不是神經異常，而是有矢志
不移的信念，不然，何能苦行僧般在此堅持八年。在
物慾橫流的當今社會，少有像他這樣為了信念鍥而不
捨自甘受苦的人了，他該讓所有的人欽敬。憑着他的
堅守和執著，不由得你不相信神農架存在野人。有人
悄悄說，再過幾年，找不到野人，張金星就要被當作
野人了。

回程的車上，導遊問我，你信不信神農架有野人
？我沉思，搖頭。如果真有野人，不會至今連骨骼也
沒有發現一節。試想，倘若野人古時真已存在，繁衍
至今，至少也應該是一個群落了，何至於一個都尋覓
不到。如果當時發現的僅只單例，或築長城躲進深山
的民伕，或逃避官府捉拿的逃犯，被誤認為野人，千
百年過去，也早就骨頭打鼓化土成灰了。導遊奇怪，
那你幹嗎要來神農架。我反問他，你一定希望早日解
開野人之謎？他竟搖頭。這回輪到我奇怪了，他說實
話，要是沒有了這個未解之謎，到神農架旅遊的人還
會蜂擁而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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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是
一
片
忠
心
。
其

四
，
經
得
起
誤
會
。
孔
僖
說
劉
炟
不
如
齊
桓
公
、
不
用
心
國
事

，
云
云
，
顯
然
是
過
於
情
緒
化
了
，
但
劉
炟
卻
不
去
計
較
。
其

五
，
敬
畏
歷
史
。
章
帝
不
是
那
種
﹁我
死
後
，
哪
怕
洪
水
滔
天

﹂
的
主
，
他
怕
在
歷
史
上
落
罵
名
，
故
才
實
事
求
是
地
對
待
這

場
文
字
官
司
。
更
為
可
貴
的
是
，
劉
炟
從
孔
僖
的
這
兩
篇
﹁雜

文
﹂
中
，
讀
出
了
他
的
才
華
和
品
行
，
不
但
不
予
追
究
，
反
而

加
官
晉
級
，
任
命
其
為
蘭
台
令
史
，
負
責
典
校
與
著
述
，
大
概

相
當
於
現
在
的
出
版
署
長
吧
。
孔
子
的
這
位
第
十
九
代
孫
，
因

禍
得
福
。

當
然
，
孔
僖
的
幸
運
是
偶
然
的
，
天
下
的
﹁孔
僖
﹂
若
都
把
命
運
寄
托
在

﹁漢
章
帝
﹂
的
開
明
上
，
則
﹁孔
僖
﹂
休
矣
。
從
根
本
上
講
，
皇
權
制
度
是
不
容

許
出
現
﹁雜
音
﹂
的
，
焦
大
式
的
忠
誠
下
場
也
很
悲
慘
。
不
然
，
就
無
法
解
釋
從

春
秋
以
來
數
千
年
間
出
現
的
那
麼
多
慘
烈
的
﹁文
字
獄
﹂
了
。
要
杜
絕
文
禍
，
只

能
依
靠
民
主
制
度
，
依
靠
﹁法
治
天
下
﹂
。
這
是
常
識
。
還
應
該
看
到
，
孔
僖
的

﹁雜
文
﹂
，
是
不
能
與
當
今
柏
楊
們
的
雜
文
相
提
並
論
的
。
﹁不
為
君
王
唱
讚
歌

，
只
為
蒼
生
說
人
話
﹂
，
這
一
點
，
因
為
歷
史
的
局
限
性
，
孔
僖
們
做
不
到
。
這

也
是
常
識
。

但
是
，
在
那
個
如
鐵
桶
一
般
禁
錮
思
想
的
皇
權
時
代
，
能
有
漢
章
帝
這
樣
的

﹁雜
文
﹂
胸
懷
，
還
是
很
值
得
讚
許
的
。
若
廟
堂
能
長
期
堅
持
，
由
小
到
大
，
逐

步
累
積
，
最
後
固
化
成
一
種
制
度
，
有
可
能
使
專
制
裂
開
一
道
縫
隙
，
使
中
國
的

政
治
文
明
緩
步
前
進
。
再
說
一
點
，
遺
憾
的
是
章
帝
沒
有
懲
處
梁
郁
。

秋日羅馬 林中洋黃
新
波
與
《
香
港
的
受
難
》

羅

琅

神農架野人之謎 黃東成

清
人
為
何
留
辮

劉
開
生

漢章帝的胸懷 劉吉同

生津潤燥食秋梨
繆士毅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神農山徑深處 （資料圖片）


